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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苏格兰人报》刊登了法轮功团队的大幅照片





抚　顺　明　白   人　　第3版      第110期    2010年8月15日 





【明慧网】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徐大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二


零零一年被冤判八年。八年期间，徐大为被非法关押过四个监狱：沈阳大北监狱、凌源第一监狱、抚顺第二监狱、沈阳东陵监狱。因坚持信仰受尽诸如被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强行灌食、胶皮管子打、针扎、电棍电击等各种酷刑。在二零零七年末到二零零九年二月他出狱的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受到的酷刑最为残酷。零九年二月三日，大为被释放，可是此时的大为已是精神失常、骨瘦如柴、遍体鳞伤。 


到家后，他蹲在墙角，不敢动。


家人告诉他：“到家了，别害怕。”劝


了半天，他才坐到床上。家人发现大


为已无法进食、整日咳嗽不止，连吐


痰的力气都没有。经过悉心照顾，他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说：“东陵监狱太邪恶了，监狱给打针，打能致人精神病的药，强迫吃药。用拳脚打，铐在墙角，打昏死过多次。经常遭‘严管’，关在黑暗的屋子里。”他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手脚浮肿，右腿膝盖和脚踝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家人将大为送进医院，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徐大为从监狱回家只十三天，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在医院离世，年仅三十六岁。 


在徐大为家人的提议下，五个村的379位普通村民联名致信政府申诉：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政府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 


大为家人及村民的正当行为令当局极为恐慌，特别是当这一联名控诉事件在海外报道出来后，中共更加惊恐，遂把这一表达村民纯朴意愿的联名信定性为“联名信事件”进行追查和打压。 


显然，在当今中共对法轮功野蛮打击的情况下，中共是不可能对此作出任何调查的。可是中共的不作为以及有意的掩盖，并不能把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抹杀掉。参与迫害者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尽管中共推三阻四，但这并不能阻止对凶手的声讨。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看看迫害徐大为、直接对他注射毒针的人究竟是谁？尽管我们不可能对当事人作出准确的定位，但仍然能震慑恶人！让罪犯们知晓，他们的罪行迟早会被揭发出来的。


其实，要调查这个案件确实很容易，只要把相关的责任人进行隔离审理就很容易确定出作案人。具体来说，大为在东陵监狱的哪个监区，哪个大队，哪个中队，以至哪个班组，肯定都是有记录的。相应的，包夹他的犯人或直接管理他的狱警对迫害他的事情不可能不知晓，即使不是这些人所为，那他也知道究竟是哪些人实施了





2010年4月18日早上7点多钟，抚顺望花和平派出所刘明贺带领一帮


身着便衣的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李老师家中，把家中的物品翻的乱七八糟，抢走现金八百元，三部手机等。


2010年8月11日上午近9至11点，法轮功学员吴丽贤、田金陵在抚顺南沟看守所各自遭一小时左右的非法庭审。据说判时不再通知家属。


7月下旬，被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非法关押的一女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迫害，四十岁左右，被注射不明药物，其它情况不详，请正义之士关注此事，共同制止迫害。


2010年8月11日，抚顺清原县红透山镇法轮功学员黄久玲、刘桂丽在苍石乡讲真相时被恶人构陷，被苍石乡派出所绑架。现被送往抚顺非法关押，具体地点待查。◇





从中共一九四九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节选于《九评共产党》)











红朝谎言知多少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然而中共为了在奥运前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的假象，故意隐瞒地震的预测，导致十万人在地震中丧生，致伤致残者不计其数。








共产党的发誓是举拳过肩，小臂的姿势是斜的，手指的指尖因为握拳的缘故而指向地，和正常的发誓正好相反。说的是要随时为党牺牲性命，而且永远不背叛共产党。这个誓言一出，就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许多人听到“三退”（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命）的消息，也承认共产党不好，也说自己早就不相信中共的那一套了，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说辞，说我不交党团费，按党章早就算自动退出了。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忘记了自己当初发的誓，那是用自己的性命在发誓，不是交不交钱可以洗去的。 


中共相信的是唯物论，讲物质决定意识，发誓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如果发誓本身没有作用的话，中共干嘛要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入党时一定要让人发誓？如果发誓本身属于中共认为的“封建迷信”，也不存在发誓之后的因果报应，中共怎么会把发誓加入其党章之中，而且让人发这么重的毒誓？所以听中共的话，给它发誓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正常社会的人发誓不兑现，有天理和神给以报应。而中共的党员发誓“永不叛党，为其奋斗终身”，就是发誓心甘情愿地沦为邪党的一份子，这个誓言不作废的话，天灭其党的那一刻，就将被作为被毁灭的对象，其原因就是那个自己曾经发过的、却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毒誓。 


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用下面这样朴实而有道理的话劝退了许多人。“不管你入过啥，你都举手宣誓了，把生命交给邪党，要为共产邪灵奋斗终生，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恶党了，反过来看，他管你吗？你下岗、失业、失地、失学、生病，它管你吗？它只想从你身上榨取更多，你还为它奋斗什么终生！自己的命还是自己掌握吧。”发过的毒誓是实在的东西，要想除掉这个毒誓，声明退党就是必须的步骤，也等于再次发一个正誓，自己自愿退出中共邪党和其附属组织，弃暗投明，不再把命卖给中共。 


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迫害法轮功，破坏一亿人对佛法的正信；破坏自然，残杀八千万中国人。尤其是十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丧尽天良，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活摘器官、杀人、判刑、劳教、株连、抄家，自古及今，罪恶昭著未有超过中共的。恶贯满盈，人神共怒，天灭中共就是天意。 


上天有好生之德，网开一面，给人机会。在目前，七千多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就是顺天意而行。参与解体中共的同时，也是自己立功赎罪的机会，选择了退党，就能除掉自己发过的毒誓，选择美好的未来。 ◇








古往今来，东西方都一直有发誓的传统，西方是手指天，手掌向前，对神发誓，各国宪法或者其它重要的法案都明文确定，重大事件必须宣誓，如美国总统的就职誓词就被写入了宪法。东方则是对神明、上天和祖宗，帝王祭天，事实上就是一种向上天承诺天子之职的宣誓仪式。古人发誓时，一般手执枝条，发完誓就折断枝条，意思是如果违背了誓言就和这枝条一样。或是双膝在地，对天起誓，曰如违背今日之言，则甘愿接受一切处罚或天打雷劈等严惩。目地都是保证自己兑现誓言，否则会遭到报应，约束人的行为，使人对其誓约保持敬畏而谦卑。 








背景简介: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或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事实证明，这场迫害不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也在试图泯灭所有人的道德原则和精神价值。◇








郭宝元、吴宝泉哑口无言。 


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徐大为的老父亲、妻子、弟弟及亲友们再次来到东陵监狱，郭宝元、吴宝泉和另一自称“代表东陵监狱”的警号为2112094的中年男警把徐大为的妻子、弟弟领进办公楼。面对家属质问和徐大为被迫害的照片，三狱警对迫害罪行百般抵赖：一会儿说：“徐大为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说“徐大为在监狱有段时间精神就不正常”，一会儿说“他精神不正常，是回家兴奋的”。 


三个狱警的最后态度是：爱上哪告上哪告吧。 


从恶警自相矛盾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恶警是知道给徐大为打针这件事的，当然恶警是把注射毒针说成了给徐大为治病。另一种说法更无耻，把人迫害成了精神病，说那是人回家兴奋的。狱警在承认徐大为在监狱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对迫害的全过程了如指掌。 


那当然了，人就是他们迫害的，他们能不清楚吗？他们抵赖的言语也分明在向世人暴露他们自己曾经的恶行。为什么不敢报出自己的姓名？甚至还要采取手法掩盖自己的身份？“代表东陵监狱”的警号2112094的中年男警参与没有参与具体的迫害，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郭宝元与吴宝泉则是直接参与迫害的凶手。这表现在他们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对徐大为迫害的筹划中去，因为他们同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第三监区，郭宝元很可能就是下令给徐大为注射毒针的要犯，因为他最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之所以敢做出这样的推测，就在于监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其实国内其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无论其掩盖的多么严实，手段多么隐蔽，都不可能永远的掩盖下去。事实毕竟是事实。有些法轮功学员虽说已经被迫害致死，但是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不可能追查不出具体行凶的恶人。 


当然，随着大法的弘传和世人对大法的认同，迫害者越来越感到孤立。就包括一些在无知中曾经参与过迫害的犯人和警察，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后，也会站出来立功赎罪的。而那些被中共至今利用得还相当得手的邪恶歹徒，他们的下场则注定是十分悲惨的。 


象徐大为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迫害者最终必将浮出水面。◇





【明慧网】在我鸡西老家有个邻居李婶，上山推柴禾，不小心摔伤了腰，几经治疗毫无效果，最后只能扎上二十厘米宽的钢腰带保护腰椎才能勉强下地行走。偶然的机会得了法轮大法，学炼后竟然奇迹般的扔掉了钢腰带。


那是九六年的春天，我在亲戚家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回家向母亲介绍了法轮功。母亲说：“真好！我也和你们一起炼吧！”从此后我和母亲一起在自家院里学法炼功。


一天早晨，我们正在院里炼功，邻居李婶拄着拐棍在她家院子里看见了，就问：“娃，炼啥功呢？”我说：“法轮功。”他说：“我能跟你们炼吗？”我说：“能，来吧。”这样她就来了。她每天都把拐棍放在栅栏旁跟着炼。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正炼着功，她女儿叫她回家，她一着急就直接回了家。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说：“哎呀妈呀！我忘了拿拐棍了，没有它可不行。”我说：“婶咋啦？忘了就不要了呗！”她说：“那可不行，没有拐棍走不了路，腰上还打着钢带呢。”


我一听，非常吃惊，就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讲了她受伤和治疗的痛苦经历。听她这么说，我对他说：“婶，这么严重，那你刚才不是没拄拐棍也走的挺好的吗？”她笑了，说：“真的，婶不糊弄你，大夫说的，你看。”说着撩起衣服给我们看她的钢腰带。我说：“婶啊，你把拐棍忘了（行走自如），说明你可以不用拐棍了，是你的心里放不下拐棍。”她笑了（默认了）。我母亲接过话题说：这功可好呢！你请本大法书，和我们一起学法炼功吧，大法师父会给真正学功的人净化身体的。他说：“行！”就请了大法书和我们一起学法炼功。


三个月后的夏天，天很热她在家打坐炼静功，觉着钢腰带很碍事，就拆下来，放在旁边，身体靠在火墙上打坐，炼着炼着有人叫门，她就去开门，来人和她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她把人家送出门。等她回到屋里看到钢腰带放在炕上，吓得“妈呀”一声赶紧扎上，来到我家跟我说这事。我听了随口说道：“那就用不着了，师父给你调理好了身体了，不用扎了。”


后来她真的不用扎钢腰带也能正常走路了。身体越来越好，她能拎一桶水、也能挑水，还能干一些重活了。邻居们通过她见到了大法的神奇。◇





（明慧记者唐秀明、雪瑞英国采访报道）二零一零年八月八日下午，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型艺术节的爱丁堡艺术节开幕大游行，即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据主办者统计，有超过十万观众观看了游行。而今年，已是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第九年参加了。


大游行的第二天，八月九日，苏格兰第一大报《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法轮功团队的大幅照片，并配以说明:“中国人照亮了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法轮大法（学员）自二零零二年来每年参加爱丁堡


艺术节大游行，照片中是法轮大法团队里的舞蹈表演者，他们为昨天的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增添了勃勃生机。”


游行结束后，按活动主办方的安排，法轮功学员们在终点附近的大草坪再次为观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功法展示结束时，只听见扩音器里传来活动主持人的声音：“在这样一个晴朗日子里，这么美丽的打坐功法，是我们都可以带回家的事物。再次为法轮功学员们鼓掌。”法轮功学员也衷心祝愿人们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将“真善忍”留在心中，带回家。





抚　顺　明　白   人　　第4版      第110期    2010年8月15日 





抚　顺　明　白   人　　第2版      第110期    2010年8月15日 





“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民的死活……    








邻居李婶扔掉了钢腰带

















谁给徐大为注射了毒针？








■小图/健康善良的徐大为


大图/徐大为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的骨瘦如柴、身上有多处电击印痕，臀部皮肤坏死。





（接第3版）在零八年正月初八，曾获准和家人见过一面，那时他思维精神状态都很正常，一个管教把孩子带到他跟前，他还乐呵呵的抱着孩子跟孩子说，要听妈妈和爷爷奶奶的话。而大为走出监狱时的浑身伤痕以及器官衰竭和精神疾病却都是在这一年内造成的。恶警对他施以酷刑的目的，和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的目的完全相同，那就是威逼他放弃自己的信仰。显而易见，恶警的图谋未能得逞。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恶警为什么要对他注射毒针？这是一个很险恶的图谋：一方面，恶警出于内心的私愤——这也是恶警的一个共同心态：他们对于不能征服的法轮功学员的极端痛恨，促使他们作出致法轮功学员于死地的罪恶决定。另一方面，恶警们更怕没有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出去后曝光他们的罪行，这一点也是恶警们最害怕的，也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掩盖的。还有一个方面，恶警当然不愿意看到人死在监狱里，因为那样造成的后果会更难收拾：一个是影响到自己监狱的所谓“文明标准”；一个是自我曝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人迫害；再一个就是容易引发死者家人的告发和全社会的指责。那么既要达到灭口的目的，又不愿意让人死在监狱里，唯一的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人在走出监狱后废掉。当然，这还要确保此人走出监狱后不能清醒，因为那会把监狱的迫害手段曝光出去。这些险恶的用心才是恶徒们对徐大为实施注射能致人精神病毒针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实施酷刑迫害者，也正是对徐大为注射毒针者，他们罪恶的初衷与他们企望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从监狱的封闭性上也同样可以看出，除了直接监管徐大为的警察外没有其他人，顶多也就是监狱中医生的参与。当然，其它恶警头目的参与也不是没有，但是究其实质，就只有直接监管徐大为的恶警最有可能实施这一迫害了。这包括徐大为所在中队以至所在大队的所有恶警。具体操作者可能是一些中队长之类的基层警察，下达指令者也只能是大队长，也就是他所在的第三监区的监区长了。


我们通过具体的事实来佐证一下。 


据明慧网报道：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徐大为的妻子、弟弟及亲友到沈阳东陵监狱，要求狱方说明徐大为生前在狱中遭迫害的详情，严惩迫害凶手。 


沈阳东陵监狱派第三监区监区长（也称“大队长”）郭宝元和三监区狱警（处长）吴宝泉出来应对，两人拒绝透露姓名和职务，吴宝泉原本佩戴着工作胸卡，家人问其姓名时，慌忙用外衣将胸卡遮住。面对家属的质问， 





具体迫害。


一般来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不是单个


的警察或犯人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始终坚定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监狱里负责“转化”迫害的所谓工作就牵扯到相关的科室以及监狱里的其它头目。就注射毒针来说，没有监狱里的狱医配合，哪里来毒针？又哪里来注射器？谁去实施注射？当然狱医的这些行为也肯定是有上级的指使的，那么这个指使者又是谁？ 


监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一个主要部门，所挑选的狱警又都是监狱中一些极其邪恶之徒。他们在实施迫害时，接到的指令和监狱长的意图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们实施迫害需要协助时，其它科室或人员就必须得无条件的配合。当然，这倒不是说给徐大为注射毒针的指令就是监狱长下达的，因为监狱长作为监狱权力的最高拥有者，他不可能直接参与到对法轮功学


员的迫害中去，大都由其下属牵头，再由最基层的狱警实施迫害的。但是让狱医注射毒针的狱警肯定是一个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头目，这些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头目大都是监狱里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长或大队长。当然，至于注射什么样的毒针，以达到什么程度，这在注射之前，指使注射者和狱医必定有一个商讨或约定。 


有必要说明的是，象注射毒针这类迫害行为，那些负责包夹的刑事犯人就不大可能被留在现场协助迫害，因为这还牵扯到一个掩盖的问题。大为在清醒时说：“东陵监狱太邪恶了，监狱给打针，打能致人精神病的药，强迫吃药。用拳脚打，铐在墙角，打昏死过多次。经常遭“严管”，关在黑暗的屋子（小号）里。”可见，注射毒针之前狱警就已经恐吓过徐大为了，在注射的过程中肯定还使用了暴力，这些参与者除了看管徐大为的狱警也就是徐大为所在的中队或大队的警察外还会有谁？ 


当然，这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把大为打昏死之后由直接动手的恶警来注射毒针的。但是这仍然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注射器与针剂的来路。作为一般的警察哪里能知道要注射的药物与用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东陵监狱的狱医参与了迫害。 


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狱警为什么要这么凶残的对待一个即将走出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大为被关押过四个监狱，这很不正常。他为什么要被转押在不同的监狱里，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法轮功的坚定使得迫害他的监狱无能为力，所以只有把他转狱，转移到中共认为对法轮功的所谓“转化率”最高的监狱中去，也就是说转移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不讲手段也最歇斯底里的监狱里去。徐大为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大为在东陵监狱的遭遇可想而知，他（转第4版）











